
桑叶的困惑很多中年人都会遇到

经过长时间的婚姻生活 夫妻之间早就没有了激

情 余下的不过是亲情 责任和义务 这时候 只要

外界有一个 懂你 的异性出现 就很容易摩擦出火

花 产生别样的情愫 虽然桑叶和费清一直没有捅破

那层窗户纸 但是那种暧昧的氛围却让彼此对对方的

心意心知肚明

其实桑叶自己也很清楚 再往前一步会造成怎样

的后果 不仅会伤害彼此的家庭 家人 对对方也会

造成不利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小心翼翼地维

持着目前的状态 不敢再往前踏一步 但是再小心翼

翼 感情这种东西还是很难控制的 喜欢一个人是

藏不住的 就算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正如桑叶说的 她会情不自禁地抓住一切机会 哪怕

只是看一眼费清 都会觉得很幸福

长此以往 桑叶真的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吗 爱

一个人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有他 和他在一起

而所谓的 第三类感情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罢

了 不想让自己继续错下去 唯一的办法只有彻底掐

断这种暧昧不明的感情 不要打着 第三类感情 的

幌子 给自己继续错下去的借口和理由 因为 这种

感情继续发展下去 终有一天会不受控制 最后引火

自焚

手记

有些感情碰不得

贰柒 制图

有一种暧昧 悄悄流淌
正如我直觉的那样

费清对我 也有好感

那次 单位组织参观

活动 活动结束后 我想

去坐地铁 却发现参观地

离地铁站很远 还要换公

交车 这时 费清主动提

出让我搭他的车

当时我有点尴尬 毕

竟他是领导 我坐他的车

总感觉有些不妥 但是费

清的热情又让我不便拒绝

我只能上车 一路上 费

清不断地和我说话 不知

为什么那天我感觉他有点

语无伦次 其实他平时的

口才是很好的 情商也很

高 属于能说会道的那种

我更没想到我快下车时

费清居然邀请我去咖啡馆

坐坐 他的解释是反正时

间还早 回家也没什么事

我心里很明白不应该

和他单独去咖啡馆那种地

方 但鬼使神差地 还是

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费清破天荒地和我说起了

他的家庭 我对他的家庭

情况一直知之甚少 因为

平时他从来不会和别人说

这些私事 从他的话里

我隐隐约约听出其实他和

妻子的感情不算很好 听

他的口气 他妻子应该属

于那种能力很强 也有点

强势的女人 但是 费清

并不喜欢这种类型 费清

说 他希望的家庭模式是

两个人可以一起聊很多的

话题 能够一起在厨房里

做饭 在饭后散散步的那

种温馨的生活 但是他的

妻子却更喜欢把时间精力

放在工作上 即使回到家

里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 费清仿佛

不经意间瞥了我一眼 我

的心里突突一跳 那一眼

感觉意味深长

我知道一个男人肯对

你说自己的隐私 聊自己

的家庭情况 那就至少不

是拿你当泛泛之交了 在

他的心目中 你就是一种

比较特别的存在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天临睡前我居然收到了

费清的微信 晚安

我当时就愣住了 之

前 我和费清从来没有私

聊过 而那一声突然的

晚安 让我感觉一下子

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悄悄

流淌在我们之间 那天晚

上 我很久很久才睡着

一直在想那一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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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桑叶 记录 林可依

桑叶已经人到中年 原本以为会四平八稳地走完自己人生的
后半场 可没想到却遇到了让她怦然心动的上司 费清

相同的爱好 让桑叶和费清相互间有了异于平常的感觉
但是桑叶也很清楚 彼此都有家庭 孩子 他们不可能为了感

情疯狂一次 因为两个人的身上都有责任 义务和担当 一旦真的
沦陷于感情 对费清的事业 前途 对桑叶自己的名声 也都是不小
的考验 他们输不起

最终 他们还是将这份感情埋藏在了心底 虽然都明白彼此的
心意 但仍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彼此的距离

认识费清之前 我一直以为

自己后半生就会像现在这样平平

淡淡 波澜不惊地走下去了

我在机关工作 套用一句很

俗的话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天上

班就可以看到未来的样子了

其实我也想挣扎 逃脱 去

过一种从来没有过过的生活 我

曾经瞒着家人去面试过外企总经

理秘书的岗位 那时我刚从英语

专业毕业 因为英语基础好 又

擅长公文写作 所以很顺利地被

录用了 我兴致满满地想要开始

自己的闯荡生涯 却在最后一刻

被父母家人拦下了

他们觉得女孩子还是要安安

稳稳的好 外企的风险太大了

工作辛苦还不稳定 何况总经理

秘书这个名称 总容易让人产生

一些不好的联想 我当时真是哭

笑不得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

人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但

是 我最后还是乖乖听了父母的

话 虽然心里是万般的无奈

从小 我就是父母眼里的乖

孩子 他们希望我做什么就做什

么 求学 就业 就连婚姻也是

如此 他们不喜欢的男生我就不

可以去接触 只有他们觉得靠谱

的才允许我和他谈恋爱

我 岁那年结了婚 不早

也不晚 很中庸的年纪 先生在

一家大规模的国企任职 做技术

工作 比我大 岁 性格沉稳

没有不良嗜好 父母说这样的人

最好 适合过日子 搞技术的一

辈子不愁没饭吃 而且规规矩

矩 没有那些花花肠子

我觉得他们说得挺有道理

他老实本分 很少出去应酬 除

了上班 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

偶尔会帮我做做家务 要不就是

看看自己的专业书籍 确实是一

个居家的好男人 但我知道自己

的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 一成

不变的生活并没让我体会到安逸

舒适 对现实的不满足时不时地

如野草般在我心头疯长

我知道自己无法打破眼下的

这种平衡 稳定的工作 平静的

生活 是多少人眼里求之不得的

岁月静好 如果我去破坏 第一

个伤心欲绝的就是我的父母

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也不忍

心伤害忠厚老实的丈夫 唯一能

做的就是向现实妥协 做一个别

人眼里的贤妻良母 哪怕心中有

再多不甘

岁月静好 我却并不满足

朋友之上 恋人未满
第二天早上 在单位

走廊偶遇费清 我竟情不

自禁地红了脸 费清看着

我 脸上也泛出颇有深意

的微笑

虽然两个人谁都没说

话 却从彼此的脸上看懂

了对方的心思

之后 我和费清之间

变得越发暧昧起来 当着

别人的面 我们总是特别

疏离 比普通同事的关系

更疏远 但是只有我们两

个人的场合 费清就会对

我特别热情 从他看着我

的眼神 我能感觉到那种

发自内心的开心

我们就这样守着我们

两个人的秘密 每天我去

上班都感觉特别快乐

偶尔 费清也会私信

我 措辞总是很随便 完

全不像领导对下级的口气

有一件事让我认定了

费清对我特殊的感情

那天早晨我起床就觉

得头晕眼花 浑身没力气

本来还想硬撑着去上班

快出门才发现连路都走不

动了 这时先生已经把孩

子送去了学校 自己也去

上班了 我本想打个电话

给他 犹豫了一下还是放

弃了 最后我居然发了微

信给费清 告诉他我病了

费清显然很着急 他

让我不要上班了在家好好

休息 多喝水 我回复了

他后就准备上床休息 然

而没过多久 家里的门铃

居然响了 是费清 帮我

送来了退烧药

我一下就傻了 同时

也特别感动 费清温柔地

看着我把药服了下去 当

他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额

头上试体温时 我忽然有

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想要

抱抱他 但是我又不敢

我怕自己的一时冲动会让

两个人沦入万劫不复

当然我更怕 因为自

己的举动会让费清害怕

那样 从此我们也许连朋

友都做不成

费清走了 我却仍沉

浸在刚才那一幕中 空气

里似乎也飘散着他身上清

清淡淡的香皂味

我和费清就这样保持

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朋友

之上 恋人未满

我们从没对彼此表白

过 却对对方的心思心知

肚明 我们不能也不敢挑

破这层心思 因为我们都

已人到中年 根本输不起

他不能输了他的前途 未

来 我也不能丢了我的名

声 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

我们也明白彼此身上承担

的担子 尽管费清和他太

太的感情不是最好 我也

很看不惯先生的老实木讷

但这就是生活 谁也没有

勇气去破坏 因为我们没

有力气也没有能力去为了

感情疯狂一次 再将一切

从头开始

我们就暂且保持这种

第三类情感吧 至少它能

在无聊的生活中让我感受

到一份别样的快乐 给我

单调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见到费清的第一眼 我并没

想到自己日后会和他有什么牵

扯 他是个干净斯文的男人 穿

着得体 气质儒雅 但并不是我

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粗犷一点的

男人 有男人的力量和味道

费清是我们单位新来的领

导 他来之前 我就听说过一些

关于他的传闻 我对八卦素来没

什么兴趣 对费清也没什么特别

的兴趣 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却不

得不和费清走得近些 我在单位

主要是搞宣传工作的 而费清正

好分管这一块

刚开始 我也只是行使自己

应有的职责 做好自己的份内

事 并没其他多余的想法 但是

费清却表现出了对我特别的欣

赏 当我写下第一篇稿子交给他

的时候 他就对我赞不绝口 其

实 写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小

菜一碟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写

作 业余时间我经常会写些东西

发在报纸杂志上 我本来就觉得

生活空虚无聊 多余的时间我便

常常把自己的情感倾注于笔端

也算是一种发泄吧

我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

不同 但是费清对我的欣赏却让

我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毕竟

人是需要被认同 被肯定的

我们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

随着接触的加深 我发现费清和

我以前认识的那些领导完全不

同 虽然平时在工作中他看起来

挺一本正经的 但是私底下却会

在不经意间流露出 活泼 的一

面 而且 他喜欢和我聊聊文

学 诗词 我发现他在这方面的

功底并不差 而且 渐渐地我发

现他开会所做的报告并非都是官

话套话 而且在接地气的同时

也显露出他很深厚的底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

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对身边的

异性从来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的

我 突然间发现费清成了我生活

中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我喜欢和他聊天 喜欢在他

面前说一些平时从来不会在别人

面前说的话 关于精神层面

的 我觉得费清完全能理解我

懂我 和他在一起 我总是觉得

一种很特别的快乐 是那种棋逢

对手的感觉 而在别人身上 我

从来没有体验过

让我紧张的是 我渐渐发现

除了喜欢和费清精神交流的那种

感觉 我开始每天都在渴望着见

到他 那种感觉 有点像读初中

时 对隔壁班那个有好感的男生

才会有的感觉 有时候 只是远

远地瞥一眼他的身影 就会让我

快乐很久 有时候 他因为外出

开会不在单位 那一天 我就总

感觉有些心神不定

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 我当

然明白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

棋逢对手 遇见有趣的灵魂


